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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覺得「租遊艇出海慶祝好貴」和 「租遊艇出海慶祝好浪漫」是矛 
盾 的 。實則上，租遊艇出海幫女友慶祝生日確實是很貴（至少我覺 





來一杯Green Tea Latte，再來一件Brownie，好讓我慢慢享受這份閒 
情 。可 惜 ，明明最想享受休閒，事實卻是要趕時間。當Green Tea 
Latte變成一杯凍奶茶，Brownie變成一隻油雞脾的時候，這一刻的 
感覺其實是挺矛盾的，特別是為了 D堅錢慳時間」 ，連凍奶茶都不 
要 了 ，百感交雜的我在拿起油雞脾的同時，内心的複雜情感實在已 
經遠勝矛盾二字可以表達的意思了。
當 然 ，矛盾並不一定是壞事，有時候矛盾也可以很有趣。記得 
有次朋友打電話問我星期三（印象中應該是星期三）一起去游水好
不 好 ，我那時好像在看電視劇，沒留心他說甚麼，因此很傻地問了 
一 句 ：「星期三？星期三是星期幾？」我朋友呆了一下，之後大 




雨 ，今個星期就不是每日落雨啦。） ；小明次次都遲到，今次終於 
準時了！（今次準時，就不是每次都遲到啦。）如果仔細留意，可 
以察覺到矛盾多數是因為說話過於1  色對」而產生的，因為只要有^ 
一 次 「例外」 ，矛盾就會出現。於是我在想，矛盾經常出現，會莕 
是我們想事情常向一面倒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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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，出自自相矛盾這—寓 S 故 事 ’這個故事相地球人都知道，不 








已把它放上神枱，稱 之 為 「明器」 ，這 位 傳 奇 ^物 ，心裏是不是也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那 早 ，父親還是那個易怒的男人，大概又忍不了我遲遲不起 






他 。確認把洗手間的門鎖上，刷 牙 ，來來回回的節奏，不足夠讓我 









4 尔餓了，算 了 ，我煮吧！我叫你吃便吃吧！你煮的話又要把 




拍 子 ，在這些拍子之間’父親用一對木筷子插穿麵餅’木筷子與鍋 
底碰撞，發出不必要的鋼鐵聲響’一下又一下’一下又一下’連接 
南 ，間斷的，聲音越來越大。他又在生氣’這 次 ’也許我便是那麵 
餅 、那鍋底。他看來沒有留意到我在他背後’打量他這滑稽的動 
作 ， 兩像纟亥子生氣一樣。「膨 ！」 ，最後一下，也是最大聲的 













且 緊 ，雙瞳放大，黑色的部份吞掉白色的部份，而且口總是張得開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粗 魯 地 掉 進 色 的 湯 中 ’像做給我看似的。他便轉身走回廚房’那 
時又露出那奇彳圣的側面，淺淺地嘆了口氣，他是失望嗎？雙眉低 
垂 ，咬 了 咬 ^，像頭打輸了的狗，我肯定這張臉是不願意讓任何人 
看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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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。我與他，從來都不懂相處，甚至放棄相處。他 ，從來都是易 
怒 、固 執 、自以為是。他說我，從來都是不成熟、不顧家、甚麼都 
不 懂 。所 以 ，我與他，從來都不懂相處。「我不喜歡你！」當 然 ， 
我不敢就這樣罵他，因為他一定會俐落地給我一巴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的 黑 。額間的皺紋、眼角的魚尾紋，一條條密密地排列在他赤紅的 
面 上 ，無情地刻得很深很深。我 ，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爸，那樣可 





幸好你沒醒來，你沒看到，因為我絕對會害羞。其 實 ，我跟你 
都一樣要面子，我也不喜歡別人看到自己醉得滑稽糊塗的樣子，於 
是我把客廳黃澄澄的燈關掉，讓你看不見我，我看不見你。黑 了 ，| 
就好像把夢幻燒掉，明天一切也會回到正常。最 後 ，我始终沒有為 














了 。太 子 、旺 角 、油麻地、中 環 ，都找遍過，每天下課的時候，像 
傻瓜般在放工的人潮中尋覓她的身影。她 ，連她的名字，我也不清 
楚 。或 許 ，只是一刻，那一秒，她的笑容，就能把我從俗世中拯救 




或 許 ，身份證上蘇軾的名字是爸爸給我最好禮物，我想他當時 
定必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像蘇軾一樣文才了得。「肥仔」也是我身份 
證的名字，不過這是文學班的同學用原子筆補加上去的。或 許 ，他 
們對蘇軾的印象不是他寫過的〈江城子〉 、〈水調歌頭〉 ，而只是 
電視裡他的豐滿的身形，簡單來說是鄭則士。今 天 ，放學後，我如 
常地參加籃球班，也如常成為同學們的籃球。看着貼在更衣室裡的 
姚明海報的時候，我知道我會成為一名出色的籃球員。不 過 ，在這 




〈蒹葭〉裡的伊人。她 ，笑 了 ，在金鐘月台上數百人中，只對我1  
人微笑。她 ，我必定曾見過她，若非今生，也是前世。可 是 ，兩秒 





屏 幕 。「以下是一則本港新聞：在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展出的電子動 
態 版 《清明上河圖》 ，下月將在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展出……」













到點點的幸福。不 過 ，眼前的她有點不同，她身旁出現了一位男 
子 。他們正往汴京城的市集慢慢地散步，從他們彼此的眼神、動 





每天也是做相同的動作，走 ，走 ，走 ，望着觀眾們，笑 ，又再 
重覆。我痛恨動畫師的設計，若他把我設計成是坐在路邊茶檔，背 
着觀眾的少婦，我每天也不用笑致肌肉酸痛。今天展館如常人頭湧 







信 ，依 舊 ，默默不語，只是凝視着我。到了休館，人潮散去，我發 
現地上有一封打開了的信。
李小姐：








子 ，與我一同逛市集。九點鐘，那個男孩如期出現，對 ！看到了， 
他看見了我們，我不可以半途而廢的。















追不捨，未 幾 ，眾人出逃至福州，並建抗蒙_ 。剛滿七歲的益王 










E 是 宋 軍 最 精 銳 ，亦 是 唯 一 能 調 動 的 水 師 ，金光下兵士的身 
杉 ，甚 有 年 前 力 抗 蒙 古 韃 子 的 摧 鋒 軍 英 勇 善 戰 的 影 子 。摧鋒 
葚指揮馬堅力戰 至 最 後 一 人 而 亡 ，為宋軍抗元寫下悲壯的一 






上 ，還望大宋先烈保佑。」 在他想着的同時，不遠處的帥船上，1  
個高大壯碩，一身銀白的鎧甲，亦昂首人神地看着無垠天際。此人 
正是少傅張世傑。對他而言，光復神州並非毫不可能，暗 忖 ：「同 
一天空下的神州，總有一天，我軍會再次踏上的。」
一隻隻躺在海上的巨龍，靜靜坐在灣口盤據。忽 爾 「嘷」的一 
聲 ，劃開寂靜的天幕。就在此時，斥候來報： 「將 軍 ，元軍以二萬 
兵馬及五十餘艘戰船直逼厓山！」 然 而 ，張世傑與將士們並沒有












興宋室」等 言 語 ，他並不理解，也不欲了解。趙昜只是明白，一路 
以 來 ，有張世傑及陸秀夫等卿家一直幫他逃避可怕的蒙古韃子，序 
以這一次也定能安全，只要他們都在……
祥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將士們的士氣及心態，心 想 ：「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，今卻被截斷 









「將 軍 ！元軍將其軍分成四份，於我軍的東、南 、北三面皆 
駐 一 軍 ，敵方大將張弘範並有一船，與我軍相去里餘。」斥侯急 
報 。張世傑嚴肅地說：「宣令下去，各船將士加緊防禦。對方應 t  




忽 爾 ，悅耳的樂聲從元軍處奏出，不絕耳前。張世傑聞之，心中_  
至!J有 詐 ，即 令 ：「命各將士切勿鬆懈，此乃元軍之詐，目的是為價 
我軍防衛鬆懈！」然 而 ，不少將士都稍稍放下戒心，對他們而言， 
這始終是令人難以忍耐，亦可使他們喘一口氣。就在此時，敵方注 
船正面進攻，宋軍皆立即擺出防禦姿態，不絕地射出箭矢。將士 f  
心 想 ，此次應當一如幾個時辰以來的進攻吧，不久應該會知難而頦 
的 。正當敵船來近時，「嗚 嗚 ！」元軍卻傳來了鳴金之聲……
「禀 告 ，我軍前線敗退，幾近全軍覆沒呀…嗚 ！」傳令語帶 
嗚咽地報告着。眾臣後宮聽罷都倉皇失色，而年紀少少的幼主不穽 







海邊。不久張世傑遇上颶風，船 破 ，终在平章山之近海溺死。事而 
至此，宋室亦告滅亡。
文天祥正好被拘禁於元軍船艦上，目睹了宋軍大敗，悲而作詩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「咦 ！華 叔 ，你的領帶有點偏了。」我故意想作弄他一番。
然 而 ，那個男人卻真的轉過了身子，很認真地照了照鏡，將領 
帶整理得更順更直，又拍了拍衣擺：「哈 ！文仔的觀察力真不錯， 
不:愧是夫律師。」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「啊 ！婷 停 ，你怎麼……」 「啪 ！」那男人尚未說完一句話， 
媽媽已打了他一記響亮的巴掌。
他掩着半邊面，怒氣沖沖地看着媽媽，卻一聲不響。旁邊的女| 
接待反而一手推開媽媽，用她那並不純正的廣東話罵道：1  尔幹甚 













了 ，快 走 ！」
「妳 ^妳 、妳 ，妳口吃啊？」菲菲也踏前了一步，與媽媽只有 
毫釐之隔。









的耳邊響起，然 後 「砰」一 聲 。
時間在這一剎像是放慢了，我失去平衡跌在了地上，馬路中央 
卻倒臥着華叔的身軀。菲菲摸了摸濺在臉上的熱獎，嗅着撲面而來 









檢 測 ，無可疑之下無罪釋放，菲菲卻認定我是蓄意推她而導致這意 
外發生，但苦於無證無據，因此控告不被接納。












點 、橫 、撇 、點 、橫......
我母和我和行李箱擠進一道長窄的樓梯，剛剛好，我母拉，我 
推 ，行李箱輪子刮過灰灰黑黑的梯級，撻 撻 ，撻 撻 ，撻 撻 ，撻 ， 
閣樓，我母放下了行李的手拉捍，轉進暗暗的小走廊，我 推 ，輪子 





輕拍了拍我背，推我進去，我偷偷回望一眼，亮 紅 、暗 紅 、亮 紅 、 
暗紅，「這是新家了。」 ，聲線沒有吸引力，我仍然在看，亮 紅 、 
暗紅、亮 紅 、暗 紅 ，目光離不開。
那 時 ，我期待了一下未來。












放 乾 ，成為電視上的死屍一樣。我 怕 ，就別過臉，不過去，不拍 
她 ，也不去叫「媽 」 ，一聲也不。
明明就那幾格階磚。我寧願注視門外那串紅，亮 紅 、暗 紅 、亮 
紅 、暗 紅 ，然 後 ，放任她流淚。
也 許 ，我怕她哭，她 哭 ，好怪好怪，流淚從來安靜，看着風 
景 ，機械地定時放出煙縷，膊頭也不會微抖。我遠看，隔那幾格階 
磚 ，還是遠，煙頭那橙紅的燈，慢慢陷進她指間，煙灰的黑白開始 
層疊在窗邊時，就 哭 ，眼尾滲出淚珠，放 下 ，在蒼枯如抆過的黑白 
報 紙 ，劃出一道光澤，光澤泌進去，又劃過另一顆，補上去，淚有 
秩序地流，一顆一顆地悄悄掉落，她壓根沒意識到自己流淚。是一^ 





事 ，對 ，她自會停下，再把乾涸的目光，照過來，左臉壓得太久， 
總帶一橫一直的紅印，蓋掉了應該很深很深的淚痕。什麼事也像沒 
有發生，至少她可以如此，說 ：「我煮飯了」 「嗯 ，媽 ，我也餓 
了」 ，這才輪我說話。廚房就會傳來菜刀鈷板鑊鏟刴肉炒菜的雜 
音 ，電視箱又會弄出新聞報導城市追擊的電音，似能把傍晚的死靜 











傳來門鈴，那是一首短短的歌仔，有時七次，有時四次。其 實 ，我 
對門鈴的概念幾乎沒有，無論舊家新家我家的門鈴幾乎不響，啞巴 
/ 樣 ，對面也是空室，一直以為，所謂門鈴，就只有兩聲，「叮」 










每每響起前，都會有或粗或瘦的腰，或大或小的屁股，都 是 男 的 ， 
擋住我看那串看不腻的紅色聖誕燈。那些叔叔哥哥，天天都會按門 
鈴 ，天天都打扮不同，今天肥明天瘦，上 午 高 胃 矮 ，矮的也是比 
我高，樣子都看不清，或沒於暗暗走廊中，或被我家鐵閘擋掉，但 
他們都會伸出右手按門鈴，一次門不開，就按兩次、三 次 、四 次 ， 
再不開，便要叉着腰等，有時等很久，有時就馬上進去，有時一個 
進去；有時一個出來，一個進去，他們都沒禮貌，不打招呼，似未 


















告 ，隨便把白光打到床單，打到我臉，一片又一片的腥白，碾 過 ， 
閃 ，閃 ，閃 ，這種不跟節奏的光明光滅，不安定，不平靜，我沒有 
原因地討厭着。家外的大馬路又傳來紛亂的響鞍，一切都攪混着， 
轟 隆 ，d本n本n本d本 ，轟 隆 ，d本n本d本 ，轟 隆 ，轟 隆 ，混 着 。我母不在， 
去打工，電話從不接通，空空一室，我就只好張着眼，雙手好好捉 
緊被子，怕被子給響雷，轟 走 ，我就是害怕，慢慢由躺着，變成促 
膝坐着，把自己和被子縮成一團，越縮越小。好 悶 ，自少覺得床除 
了用來睡覺，就沒用處，我母不會給我在上面說故事哄我睡什麼 
的 ，絕不會，床永遠就止有我。我只好期待，那鈴聲那兒歌。




閘 ，拉 開 ，黑壓壓的走廊，轟 隆 ，電流似跑過兩根小腿，發 抖 ，走 
到中途，才發覺這麼遠，回頭是陌生死靜的迷你客廳與半掩的鐵閘 
木 門 ，前面是一閃一閃的聖誕燈，亮 紅 、暗 紅 、亮 紅 、暗 紅 ，腳 
不抖了，越走越快，已站門前，那扇門原來如此繽紛，一張螢光 
粉 ，一張螢光黃的卡紙，用黑筆寫了我有懂有不懂的字，「大」 ， 
「波」 ，不 懂 ，「女」 。不 懂 ，「方」 ，「佳」 ，不 懂 。還 有 「三.| 
百」 ，「+ 1 0 0 」 ，「後」 ，「花」 ，又不懂。還掛一塊反光牌 
子 ，寫 着 「W E L C O M E 」 ，七個英文字，湊作一起又是不懂。 
那長方木門，沒鐵閘蓋着，四邊又橫樹着亮麗刺眼粉紅色的螢光 




鏽成鐵黑的門柄，轉了一彎，聖誕花的紅，逐 小 ，由右而左，I 
散在我瞪着眼張大嘴的臉上。門開了，走出兩串油黑的捲髮，左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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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。「媽 嘛 ，去打工，她 說 。」
目光避着她，望向懸在窗框的珠片簾，閃爍着聖誕花的紅，像 
垂下的星河，盯 着 ，閃着閃着，因為我從沒見過穿得那麼少的女 
人 ，露出好多白色，咸 濕 ，別人都是這樣說的。轟 隆 ，目光又不自 
覺逃進她胸前那兩團白，不 行 ，別人說，咸 濕 。
「不好意思。」還是柔軟，如她正套上的毛巾料子浴袍一樣。
「你怕打雷？」
「不 怕 。」 ，轟 隆 ，「怕 ！」
我們又笑了，在聖誕花紅之下，笑容顯得幅彎度更大，酒窩更 
深 ，笑聲蓋過厚密的雨聲。
她拿起鐵水壺，倒了一杯淺啡色的茶，飄着白煙，遞 我 ，「小 
心喝。」 ，她 說 ，怪柔軟的，「嗯 。」用好小的聲音。茶 ，沒有想 
像中的熱，啡色透着結駿的茶葉，搖了搖，浮不起來，永遠沉澱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手敲門就好，我有點失望，始終鈴聲還不錯聽的，很喜歡。算 了 ， 
能再來，就不錯，總比我不能再到海洋公園好。我便把那句「為什 






同的父親伯伯爺爺，真的好多個，或老師警察大佬，都 有 ，最深刻 
是那個肥臉被掛在大馬路欄杆上的禿頭倍，小倩說他臭死人，每每 
經過他那肥臉，我總發笑，像嗅到什麼味似的。嘻 。他們有好有 
壞 ，有肥有瘦，有高有矮，有香的有臭的，我 想 ，全元朗的男人都 
會找小倩，做一些我「將會」知道的事，小 倩 _ 己 「做雞」 ，男 
人找他，就 是 「叫雞」 。我問過她，「那 ，我 也 在 「叫雞」嗎 ？」 
，她 說 「你沒給錢，不 算 ！」 ，又 說 「你不要叫啊！」 ，她那雙眼 
好兇，睜得很大很大。
我也不知道，為什麼她說「不要」 。我覺得，我母也會說「沒 





，也總算學會「打飛機」 ，在 「打飛機」和 「叫雞」之 間 ，我選擇 
「打飛機」 ，或者說，那時我根本沒想過「叫雞 j■的需要，需要只 
是 「打飛機」 。不 過 ，我需要小倩就是，就 如 「做雞」是工作，小 
倩需要工作。我不按門鈴，她跟我一起，只是一個三十六歲的母 
親 ，她不賣身，她講故事，她把我當成鄉下的兒子，我跟那孩子像 
個奇蹟，九成相似，她 說 。我沒有什麼抱怨，因 為 ，五 年 ，整整五 
年 ，跟小倩一起，她吃煙，但不是啞巴，她 哭 ，是為孩子哭，但從 
來躲着，完全不像我母。
我越大，她工作就越暇，我倆夜裡便溜到下面新記，吃一碗肉| 




高 的 ，和街坊們一樣，腳掌穿過的是人字拖，平起平坐。有街坊說 
過 ，小倩保養好，生了我，還這麼好看，真 是 個 「親媽」 。可 惜 ， 
我把小倩當成親人，朋 友 ，最 多 ，也只是「半個」媽 媽 。
但 ，那明明完整的我母，卻在我目光逃離之下崩解，那段淚 
痕 ，是她整個粉碎毀滅的起點，我卻沒有放在眼裡。當我發覺，太 








紅 ，厚厚一層，足夠浮起一、二 、三 、四 、五 ，五 塊 ，米黃的碎 
片 ，不 ！不 ！不 ！我淚停不了，狂 飆 ，沒有秩序的流，縱橫在臉 
上 ，像瓦上的龜裂。不 ！那些一米黃色的是我母的指甲，尖尖圓圓 
的兜子，浮在那片閃着兇光的紅，「啪」 ，清脆的一聲，六 ，「
啪 」 ，七 ，不 ！不 要 ！我母目光堅定，用界刀塞進左手中指，那指 
甲與指肉連接處，撬 ，右手的指甲明明都不見了，又黑又紅，還是 
用着力，死命握緊刀柄，撬 。她的世界已經沒有所謂痛楚的東西 
了 ，我 想 。衝過去，用手扯着刀鋒，把滲血的刀鋒壓進手心，她還 i 
是握着刀柄，用力地平常地，繼 續 ，撬 ，她的世界已經沒有所謂痛 
楚的東西了，我 想 。我讓刀鋒更深的陷下去，大概卡住掌骨了，成 
了我的一部份，終 於 ，我把界刀搶過來，界刀仍然卡在手上，滴着1 
血 ，一 滴 、兩 滴 、三 滴 ，刀鋒劃過手掌，滑 落 ，掉在血泊中，我和 
我母的血泊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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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 「香港聖誕都這樣啊！燈紅火綠的。」抱 起 ，高 舉 ，好清楚，好 
大好長的一串紅，球形燈芯，閃着閃着，亮 紅 、暗 紅 、亮 紅 、暗 
紅 ，「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……」 ，我父呼了口煙。
( 「先 生 ，先 生 。痛嗎？忍 着 。」 ，流 着 ，紅 色 。）
我父點了煙。繃帶滲出了紅色。「真 黑 ！」 「不要動傷口了， 
我想辦法好了。」 「你可以想什麼辦法，什麼也不懂！仆街收聲 
啦 ！」
( 「先 生 ！先 生 ！你聽到嗎？」 「不 行 ，拿擔架來。」）
我父點了煙。紅色的字，「社會」/ 「福利署」/ 「綜合援 
助」/ 「金申請表」 ，被撕開。「頂 ，同乞有什麼分別。」 「你不 
吃 ，順風也要吃。」
(紅色毛氈包着下身，身體躺着向前，「手足一起搬吧！」 「 
— ，二 ，上 。」）
我父點了煙。1  尔去呀！你去做呀！做了就不要回來！你當我 




我父點了煙。赤紅的側面。「再打啊！」 「打 啊 ！」 「打過 
來 ！」 「你你你，可以靠誰？」 「自己 U
(被針扎了幾下 。）
我母點了煙。「順風」 「一點也不順」 「因為你」 「因為你」 
「因為你」 「我沒有了阿權！」 ，有人盯着我，闔上眼，裝 睡 。一! 
個紅色的枕頭壓上來。「救 命 ！」 ，「救 命 ！」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
(舒服的床。）









父 ，壓在我母身上，屁股上下上下的動着，起 伏 ，我母叫着，好像 













「去 了 ，是愛滋。」寄養那邊跟我說，我母就這樣死了，就這 
樣死了，「去了」 ，「愛滋」簡簡單單平平淡淡的四個字，像根羽 

















香 港 ，我也沒說錢是這裡來」她指着桌下。「我都不敢說，跟仔女I 
老公都少說話，怕自己亂說，說錯話。怕跟仔女去街，撞見熟人，I 
就真的完了。這 啊 ，這就是我說的痛，好運捱過了，還是會痛啊！ |



















， 在， 用 去 戴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唉 ，我呢？我用手嘗試掐在小倩掐過的那吋肉，不 痛 ，只感到 
心臟運送血液，可有可無的起伏。
我真的不知道，痛的感覺，你又知道嗎？我想找誰問。
回 頭 。我想我有這樣的需要吧。原 來 ，總有人會需要的。
按 鈴 ，門馬上開，紅光灑落你我的面上。「三百元一小時。就 
聽我說個故事，什麼也不用做不用說，也不會碰你。夠嘛？」 ，她 
笑了， 「可 以 。進來坐。」
我握起她的手，她很順從，很柔軟的小手，手心向上，淺白的 
掌 ，印着的是幸福的紋理，大 概 ，我希望。我把我的指尖輕輕，溫 
柔地放上。點 、橫 、撇 、點 、橫 、折 、點 、豎 、折 、橫 、橫 、豎.....
痛的感覺，你知道嗎？
「......老 闆 ，說好三百元，一個鐘。我有客上來了，走 啦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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濃的罩着一陣陣日久常新的魚腥味。「小 菲 啊 ，今天就不要悶在屋 
裡 玩 了 ，到隔壁大姨們家中學些有趣的手工藝吧！爺爺天黑前回 
來 。」漁翁邊說邊摸黑地四處準備漁具，然後以一貫的動作，純熟 
地將魚絲繫上魚釣並連接魚竿，又到廚房把其中一條昨天捕得的魚 
切割成魚餌。「爺 爺 ，你是知道我不愛學手工藝的，我很喜歡留在 
屋 裡 玩 ，或者跟你去釣魚。」正說間，小菲已拿起一盛着鹹魚的竹 
篩與爺爺步出屋外。這時天已亮，漁翁踏上木凳子，接過小菲手上 
的竹篩，把它橫放在木屋頂上。漁翁走下來時，對 她說：「釣魚一 
點也不新鮮，我 們 在 『老昆明』的生活也太平淡了，小 菲 ，我對你 
說 ，這幾年，村裡來了些下鄉的人，都說鄰省成都市裡的生活多姿 
多 彩 ，他們的房子高，又有電燈……」 「不 ！我愛滇池裡的游魚，
那些鯽魚、馬 魚 、娃娃魚在一群時，魚鱗閃閃爍爍的，也是一盞盞 
小小的燈啊！」漁翁輕揉着小菲的小圓臉，笑得顴骨也凸了起來， 
嘀 咕 着 ：「不久……再 等 多 會 ，待這兒的火車通車，你也會愛上丨 
它 ，也會愛上它所帶你去的城市了。」 I
不到半個月，漁翁聽到一則令他興奮雀躍的消息。「賣 報 ，賣 
報 ，成昆鐵路開通了！」賣報的逐家逐戶喊着。慢 慢 地 ，村內的人1 
也評議紛紛：「聽說火車開得很快，感覺人在飛馳，涼快極了！」 
「天府之國的成都是個非常繁榮的城市，怎樣也要去見識一下吧！
」 「一條街的店舖二三十家，你會同時遇到七八十樁生意在進行 I 









人 。「爺 爺 ！我想回到咱家裡去，我們不要走好不好？我害怕……
」小菲心裏酸酸澀澀的，喉嚨是哽着個硬塊了。其實是她心裡有種 
沒有着落的不安不懂告白。「爺爺在木屋裡住了六十多年，也不惦 













啊 ！爺 爺 ，我要回家... 嗚 ....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....」小菲從
座位上跳了下來，差點兒就摔到車板上去，被漁翁及時一把拉回 





了嗓子問道。「是 的 ！」漁翁會心微笑着，又順勢問道：「看你的 
衣 着 ，是城裡人吧？聽說那兒熱鬧得很呢！城裡是不是有車子了？ 
還有甚麼新鮮的東西？」 「嗯 。」那人是嫌他太土了，就只應了一 
聲 。他再瞥了小菲一眼，似乎很溫柔的，對她說：「可 憐 的 ，哭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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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樣 ，別哭了，哭得其他小的也跟着吵了。」 「哟 ！老 鄉 ，我這也1 
是第一次到城裡去呢！那裡可新鮮了，你看報了嗎？館子的菜啦！ 
街上買衣服的啦！又 便 咧 ！種類又多咧！又 有 夜 市 ，可熱鬧透頂 
啦 ！那是你小孫女嗎？嗨 ！別哭別哭！那裡比昆明好玩多了，下了 
火車叫你爺爺給你買玩具去！」坐在後座的差不多同一時間跟漁翁: 
搭訕着。漁翁碰着一個投緣的，越發雀躍了，跟那人滔滔的你一句 
我一句說着，恨不得現在就要踏上成都那片樂土了。「看 ！小 菲 ， 
我們來看看火車外面的風景，這裡已經跟咱家的不像了，很多房 
子 ，有兩層的、三 層的，快 到 了 ，到了爺爺給你買玩具去。」 「看 




人 夜後，天空下着滂沱大雨，漁翁突然驚醒。下 雨 了 ，屋頂的 
鹹 魚 ！睜開雙眼，面前卻只有一雙木無表情的臉孔— 是白天那個 
生意人。漁翁這才知道自己正坐在奔馳中的火車裡。他連忙把車窗 
關 上 。隔着玻璃望出去，窗外的事物一一閃過，都被雨打得份外凄 
冷 ，但在這窄小空間的車廂內的自己，感到的卻是侷促不安和渾身 




那 天 ，爺孫二人划船到滇池中心釣魚，回岸時，天色漸黑，雷 
聲 「轟隆」地響着。上 岸後，小菲拔足就跑，回頭喊着：「爺 爺 ！ 




狀奔了過來。這 時 ，漁翁恰巧趕到，放下拖着的竹籮，把牠們都趕 
開 ，和小菲 一 一 拾起地上的鹹魚。不一會，他們就聽見陣陣啃食的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辛 卯 年 二 月 初 三 （2011年 3月7曰）
*韓 德 志 ，字 明 澤 。
作 者 自 註 ：
[1] 香港地處嶺南之南’氣 候 溫 暖 ，不像北方四季分明。此地一年到頭綠樹成蔭， 
既 無 “秋風掃落葉”的 秋 色 ’ “千樹萬樹梨花開”的 冬 景 ，也 就 無 “草色遙看近 
卻無”的 春 好 處 ，所以春至而難覺察也。北方初春嫩柳鵝黃，桃 李 爭 艷 ，春之芳 
蹤 處 處 ，香港卻四季如春，花 開 不 斷 ，且 少 桃 、李 、杏 諸 花 ，如此就難尋春歸之 
芳 蹤 了 。
[2] 紫 荊 ：此 處 指 洋 紫 荊 ，花 色 紫 紅 ，艷 麗 非 常 。洋紫荊花期是從11月至3月 ，11 
月 正 是 冬 季 ，是以洋紫荊非純粹春花也。木 棉 華 ：大 朵 、滿樹的木棉花開得華 
麗 ，且木棉花開之時，樹 葉 剛 已 落 盡 ，有 花 無 葉 ，更 顯 華 美 。
[3] 香港一些樹木落葉，不在秋天而在春天，這在北方是見不到的。望着樹木變 
色 ，黃 葉 滿 地 ，疑 是 秋 令 ，有季節錯亂之感。
[4]淺 粉 ：指 红 花 羊 蹄 甲 ，其花形狀與洋紫荊相像，淺 粉 色 ，與杏花顏色相似。尋 







辛 卯 年 三 月 初 二 （2011年4月4 曰）
作 者 自 註 ：
[1] 恨 ：悲 歡 離 合 ，生離死別所帶來的煩惱與痛苦。無論人間有多少悲歡離合，生 
離 死 別 ，當大地春暖花開，萬 物 生 機 勃 勃 ，都會給人帶來希望與安慰，使人忘掉 
痛 苦 與 悲 傷 。
[2] 東 風 ：指 大 自 然 ，上 天 。上 天 是 公 平 的 ，無論對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一視同 
仁 ，並不分貴賤貧富，將 陽 光 雨 露 一 樣 送 入 千 家 萬 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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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韓 德 志 ，字 明 澤 。
作 者 自 註 ：
[1] 吹面不覺寒:僧志南《絕句》 ： “古木陰中繫短篷，杖藜扶我過橋東。沾衣欲 
濕 杏 花 雨 ，吹面不寒楊柳風。”


















作 者 自 註 ：
2010年 11月
[1] 城 河 水 ：香港沙田城門河。
[2] 南 流 去 ：與中國大多數江河從西向東流不同，城門河是從北向南流，因其水源 
來自大埔海吐露港，當海 水 漲 潮 時 ，滚滾海水就會浩浩蕩蕩地向南流人城門河。
[3] 北 風 波 上 起 ，蕭 蕭 送 寒 意 ：孟 浩 然 《早寒有懷》 ： “木 落 雁 南 度 ，北風江上
寒 。”戴 叔 倫 《三閭廟》 “沅 湘 流 不 盡 ，屈 子 怨 何 深 。日暮秋風起， 蕭蕭楓樹
[- ，，杯0
[4] 泥 船 ：挖 泥 船 。其所掘河泥置於船後一拖船之内，因河泥中有魚兒可食，且舟 
行之波浪將魚兒帶到水面而有魚兒可捉，所以吸引群鷺窮追不捨，上 下 飛 舞 ，東 
西 飄 搖 ，綠波之中白羽閃耀，蔚 為 奇 觀 。
[5] 蘇 東 坡 《澄邁驛通潮閣二首•其一》 “倦客愁聞歸路遙，眼明飛閣俯長橋。貪看 
白鷺橫秋浦，不覺青林沒晚潮”
[6] 王 维 《贈李頎》 ： “聞 君 餌 丹 砂 ，甚 有 好 顏 色 。不 知 從 今 去 ，幾 時 生 羽 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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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0年  10 月 21 曰）
*韓 德 志 ，字 明 澤 。
作 者 自 註 ：
[1] 秋 來 風 景 異 ，蕭 瑟 動 鄉 心 ：宋 玉 《九辯》 ： “悲 哉 ！秋 之 為 氣 也 ，蕭瑟兮草 
木搖落而變衰。”劉 長 唧 《秋曰登吳公台上寺遠眺》 ： “古 台 搖 落 後 ，秋人望鄉 
心 。”
[2] 白 鷺橫秋水：蘇 東 坡 《澄邁驛通潮閣二首•其一》 ： “貪看白鷺橫秋浦，不覺青 












城 門 河 畔 （2010年 10月14曰）
*韓 德 志 ，字 明 澤 。
作 者 自 註 ：
[1] 陽 和 ：日 暖 ，似陽春般和暖也。俗稱陰曆十月為小陽春，以是時天氣較為和 
暖 也 。香港地處嶺南之南，天 氣 更 加 和 暖 ，深秋晴日卻似陽春三月也。秋 水 盈 ： 
城門河水充盈貌。城門河水來自大埔吐露港，當 漲 潮 時 ，滾滾潮水就浩浩蕩盪向 
南 流 入 城 門 河 ，使 之 “水漲河面寬”也 。
[2] 悅 日 晴 ：常 建 《破山寺後襌院》：“山 光 悅 鳥 性 ，潭影空人心” 。
[3] 倍 惜 年 華 ：王 維 《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》 ： “自憐黃髮暮’一 倍 惜 年 華 。” 
年 華 ：年 歲 '年 光 。年 華 易 逝 ，似 水 流 年 。古 人 習 稱 人 生 為 “浮生” ，勸人珍 
惜 。如 古 詩 十 九 首 《生年不滿百》 ： “生 年 不 滿 百 ，常 懷千歲憂。晝 短 苦 夜 長 ’ 
何 不 秉 燭 遊 ！為 樂 當 及 時 ，何能待來茲？愚者愛惜費•但為後世嗤。仙人王子 
喬 ，難 可 與 等 期 。”再 如 李 白 《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》 ： “夫 天 地 者 ，萬物之 
逆 旅 ；光 陰 者 ，百 代 之 過 客 。而 浮 生 若 夢 ，為歡幾 何 ？古人 秉 燭 夜 遊 ，良有以 
也 。”
[4] 役 營 ：營 營 役 役 。役 ：為 人 役 使 ；出 勞 力 。營 ：謀 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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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者 自 註 ：
[1] 李商隱的創格詩，即每句內都有對偶。
[2] 孟 啟 《本事詩》將原來崔護找不到故人的故事改為他重遇當日在都城南莊的女 
子 。
[3] 李 商 隱 《無題》 ：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
[4] 張 讀 《宣室志》 ： 「問 知 山 伯 墓 ，祝 登 號 慟 ，地 忽 自 裂 陷 ，祝氏遂並埋焉」 ； 
史 能 之 《咸淳毗陵志》 ：「昔 有 詩 云 ：『蝴蝶滿園飛不見，碧鮮空有讀書壇』」
[5] 蘇 軾 《江城子•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》 ： 「夜來幽夢 忽 還 鄉 ，小 軒 窗 ，正梳 
妝 」
[6] 杜 牧 《子規》 ：「蜀地曾聞子規鳥，宣城又見杜鵑花。一 叫 一 迴 腸 一 斷 ，三春
三 月 憶 三 巴 。」
[7] 李 商 隱 《流鶯》 ： 「流鶯飄蕩復參差，渡陌臨流不自持」
[8] 白 居 易 《琵琶行》 ：「商人重利輕離別，前月浮梁買茶去；去來江□守空船， 
遶船月明江水寒。夜深忽夢少年事，夢啼妝淚紅闌干。」
[9] 蔣 防 《霍小玉傳》 ：「乃引左手 握 生 臂 ，擲 杯 於 地 ，長慟號哭數聲而絕。母乃 
舉 屍 ，置 於 生 懷 ，令 喚 之 ，遂 不 復 蘇 矣 。」
[10] 《山海經•北次三經》 ：「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。女 娃 游 於 東 海 ，溺而不 
返 ，故 為 精 衛 ，常 銜 西 山 之 木 石 ，以 堙 於 東 海 。」
[11] 《酉陽雜俎•天咫》 ：「月 桂 ，高 五 百 丈 ，下有一人常砍之，樹 創 隨 合 ，其
人 姓 吳 名 剛 ，西 河 人 。學 道 有 過 ，常 令 伐 樹 。」
[12] 柳 枝 ，是李商隱認識的一位女子，有一面之緣並喜歡他的《燕臺四首》 。可 
是不久她嫁給關東的富人，李 商 隱 只 好 寫 下 《柳枝五首》紀 念 。
[13] 《淮南子•覽冥訓》 ：「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，姮 娥 竊 以 奔 月 ，悵 然 有 喪 ， 
無 以 續 之 。」
[14] 林 夕 詞 《再見二丁目》 ： 街過巷就如滑過蒗潮，聽天說地仍然剩我心
跳 」
[15] 黃 偉 文 詞 《垃圾》 ：「灰燼裏被徹底消化」
[16] 張 愛 玲 《半生緣》 ，講述顧曼楨和沈世鈞之間的愛情故事。尾 段 兩 人 重 遇 ， 
曼 楨 說 ：「世 鈞 ，我們回不去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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